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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画出来了，拿出愚公移山的

精神，先治坡、后建窝的原则，五年之

内，使所有土地都能被灌溉。 支部首

先把河滩的土地规划成大方地，地与

地之间留成大路或人行小道。 路基垫

高，路边修成小渠，渠边栽树。 秋后，

收完庄稼，一个生产队平整一块大方

地，一直平整到第二年的麦口。 村里

成立两个专业队： 一个是林业队，负

责培植树苗，栽树护树，常年不停。 一

个是修渠专业队，除收割、播种时回

生产队外，其他时间修桥，用鹅卵石、

沙子、水泥硬化渠道。 平整一方地，水

渠硬化一条，渠边栽树一行。 机井、水

泵、电力配套齐全。

得道多助，工程进展很快，五年

不到，沙土飞不起来了，庄稼长起来

了。 一年四季，有风只见树摇动，不见

沙飞扬。 平整后的土地，实行科学种

田， 小麦亩产量能达到八九百斤，秋

季玉米产量达八九百斤，部分地块能

实现亩产超千斤。

村支部又把精力转移到村庄建

设规划上，老街道进行改造，统一规

划宅基地，每户 15 米长，15 米宽。 在

老宅基地上翻盖也行，放弃老宅基地

重划新地方也可以。

到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种

田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土地的

利用率前所未有，打下的粮食囤满缸

满。 农民手中的粮食不舍得卖掉，春

节时家家杀猪宰羊，枣花大供，农民

举杯谢苍天的嘴还没有合拢，又换成

了夜夜愁。 第二年粮食又是大丰收，

卖粮食的车在粮管所门口排成几里

地的长队。 粮食在家放着泛潮、鼠吃、

虫咬，成为农民的一块心病。

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把生产

队时期的粮仓利用起来，但是杯水车

薪，两三家的粮食就装满了。 自己家

的粮食粮管所来人过称后， 付给款，

仍放在自家粮仓里保管。 庄稼年年大

丰收， 农民年年都为粮食出手犯愁，

粮多为患成为历史上一大奇观。

人不见山长，猪不见人长，一晃

到了石头、晶晶上初中的时候。 石头

上学时学名叫韩振淇，晶晶学名叫陈

晶。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同上

学走，一同下学回来，非常可爱。 学校

老师也很照顾他们，排座位时常把他

们排在一张桌上。

夏天中午休息时间，学生往往是

谁去得早谁睡在桌上，谁去得晚睡在

两个凳子上。 他俩不一样，把舒服让

给对方，谁去得早，谁睡在凳子上。 在

学习上互不相让， 一个比一个学习

好，你追我赶，比翼双飞。 到了考高中

时，学校允许推荐学生免试上，韩世

诚让晶晶妈到测绘队找找陈保省，看

能不能回来一趟，找找人，对俩小孩

儿照顾不照顾先不说，至少别让人家

抢走名额。

有句俗话是，大树下面不会长大

树，大人手下能成大人。 陈保省第一

次回家“夸官”时，在来回的火车上，

一路扶老携幼，为旅客端水、扫地。 还

没有回到支队，一封《坐车一千里，好

事做了一火车》 的感谢信就到了支

队。 在高级干部眼皮底下，做点好事

是掩盖不住的。 陈保省当了干部仍然

坚持拿测绘人员的津贴，家属去了不

报销车票，不起小灶，不收礼，不接受

别人的宴请。 吃、喝、嫖、赌、抽样样不

沾。 只要是领导安排的事，句句照办、

件件落实、一丝不苟。 尤其是领导安

排的私事， 比如老家来人买点儿化

肥，老同学要些柴油，他都做得包领

导满意。 一遭生，两遭熟，慢慢深得领

导的喜欢，随之而来的官运是芝蔴开

花———节节高，一直升到正处级。 自

古道，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

远亲。 陈保省的朋友渐渐多起来，老

乡、老战友、老熟人，只要来到陈保省

的一亩三分地上，管吃、管喝、管住，

热情有加。 要油、要化肥、要钢材，有

求必应。 千里的朋友，千里的威风，多

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陈保省只要有

求于他们，也是话说一句，呼风唤雨。

回到槐树庄跟他们一打招呼， 乡干

部、县干部登门拜访，门庭若市，天天

有饭局。

陈保省回来了， 还没去活动，两

口子就拌开了嘴。 陈保省的意思是只

说闺女一个，一个好说些，两个难开

口；他妻子说，人心换人心，你不在

家，大哥一家人不管买啥做啥，从来

没忘过咱，就是吃个蚂蚱也没少过咱

们一条大腿。要为难，不说都别说。陈

保省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看你真

是晕得不轻！ ”从县里回来后说，“人

家答应了，等考试后再说。 ”结果，俩

人都被录取了，到底陈保省说没说石

头的事，谁知道？ 这一年，槐树庄考上

3个人， 韩世信的儿子韩振昌也被录

取了。

开学那天， 韩世诚赶着平车，一

车把 3 个人送到学校， 嘱咐他们说：

“要团结好，不要闹矛盾，离开大人了,

有事多请教老师；有饭别嫌淡，孬好

饭吃饱；钱、粮票不要分恁清。 ”

十一

有句古话叫“母以子贵”，也有句

话叫做“前三十年看父待子，后三十

年看子待父”。 陈保省成了大干部，陈

母教子有方， 成了妇女效仿的典范，

逢年过节，上级领导慰问，陈保省的

朋友看望，大袋大米、大袋白面、大块

猪肉、大桶香油，应接不暇。 陈母阳间

积德，寿终正寝，临走前还吃了碗饺

子，又说又笑时一蹬腿走了。

陈保省痛不欲生，为报答母亲的

养育之恩，提出要大办丧事，让母亲

走得风风观光。

为母尽孝无可非议，“慈鸟失其

母，哑哑吐哀音；声声如告诉，未尽反

哺心”，鸟尚如此，何况人乎？

韩世诚的意见是， 人死如灯灭，

老人入土为安， 丧事宜小不宜大、宜

简不宜繁。 动用的人越多，越容易出

事，人心难测，你有十件事，九件对住

他了，一件事对不住他、得罪了他，办

事时，他给你使个坏，你顾办事，还是

顾处理事？ 陈保省不听，给所有的亲

戚、 朋友都报丧； 乐队请了三班，纸

马、纸楼、金山、银山糊了半道街，柏

木棺材，十六抬，槐树庄前所未有。

韩世诚既是孝子， 又是总管，殡

葬仪式， 有条有理地将陈母送到坟

地，打发西天上路。

当地有种风俗叫“落灶”，就是把

抬灵柩的人、伙上的厨师、管账的和

执客宴请一番，以表谢意。

陈保省拿出名酒、名烟，感谢大

家帮忙。 众人吃饱喝足后，管账的银

贵一手拿着账单，一手拿着现金向陈

保省交账说：“有福不在忙，无福跑断

肠。 大娘走时又给你带来个万元户。

这是 16380元，你点一下。 ”

抬棺材的人中有孬牛， 听到这

话， 打着酒嗝， 一晃一晃走到陈保

省面前， 用手指着陈保省结结巴巴

地说： “死一个娘都、 都成万、 万

元户， 要是恁家、 多、 多死几个，

还、还、还……”

触景生情， 陈保省一看到孬牛，

就想起了被他逼死的嫂嫂，气不打一

处来，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闭上你

的臭嘴！ 要是解放前，我早崩了你！ ”

他还要说下去， 韩世诚按住他

说：“咱是办事，他值得搭理？ ”

“我咬死他都不解恨！ 这个流

氓！ ”陈保省挣扎着要继续说下去。

“你再说下去，咱俩就不是弟兄

了啊！ ”韩世诚也火了。

陈保省不吭了，脖子上憋出了青

筋，脸色蜡黄。

孬牛鼓着个肚，手一伸一伸地点

着陈保省的脸， 喷着酒气：“你崩吧，

你崩吧！ 你不崩就不是你娘养活的，

不是你爹的儿！ 都、 都是大家做的

儿！ ”人们拦住了他。

陈保省的妻子跑过来说：“俺好

酒好烟，让你喝，让你抽，让你骂人

呢？ ”

“老二婆， 你甭说那， 拿好酒、

好烟， 那是你、 你有。 你、 你婆死，

全当给大家做、 做做生日。 茅台，

咋、 咋不、 不拿出来？ 要、 要不是

看在俺韩家的面上， 叫、 叫几句大

爷，也、也不来抬、抬……”

众人把孬牛推出门外，他挣脱开

疯狂地向陈保省扑去：“你崩崩？ 韩家

每人尿、尿泡尿，都、都把你冲跑了！ ”

陈保省气得眼珠都快憋出来了，

他掂起一个凳子， 对准孬牛的要害

处，千钧一发之际，韩世诚一把抓住

他的手：“放下！ ”⑩

崔炳文 著

网上惊现西安山木培训 2011新春送礼名单，罗列了 51个“重要”、

“一般重要”的关系人物，有单位、姓名、职务、手机号等多项内容，其中

城管和教育部门占了大多数。（1月 23日《华商报》）

新春人人要送礼，一份名单出谜题。

莫怪网友太多疑，不知重要是何意？

但得潜规一日在，难保背后无交易。

漫画 刘道伟 配诗 李军

□徐峰

日前，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

今年春运期间将为驾乘摩托车集体

返乡农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改

变过去一有突发情况就封路的工作

方法。（1月 23日《北京晨报》）

在中国，“警车开道” 已成一种

病，深入机理积重难返。 相信很多人

都曾经历或目睹过类似场景：繁忙的

马路上车水马龙，突然后面传来尖厉

的警车呼啸声，并有一个不容置疑的

声音穿透并刺痛你的耳膜———“车号

是多少多少的让开， 有车队要过”

……对于长期以来过滥的警车开道，

公众早有怨言。

固然， 在某些情况下， 警车开

道有其必要性。 国家法律早有严格

规定， 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

使用警车开道： 一、 在发生公共安

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 二、 国家领

导人出行、 外国首脑来访。 对于上

述两种警车开道， 作为授权给公权

部门的公民， 也早有思想准备并能

够充分理解。

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相当大一

部分警车开道毫无必要甚至涉嫌滥

用公权。 动用警车为“不够格者”开

道，是一种公器私用。很显然，不少情

况下的警车开道是习惯性的主动媚

权，有时也可能受到各种现实压力而

不得不从，但从本质上说，均可称为

“监守自盗”———僭越、盗用了公民对

警察部门动用警车的授权范围。 对

此，如果缺乏一种问责机制而始终只

限于舆论声讨，显然永远无济于事。

所幸，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

人为本理念成为共识， 我们也看到，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警车为平民开道，

在警车开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尽

可能精确处理以减少扰民。 这种进

步，其思路上的转变、行动上的复位，

值得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以民意

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轨。

□张贵峰

1 月 22 日，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

表示， 今年铁路职工倒票一律解除劳

动合同。（详见本报昨日 9版）

这样的“狠话”，铁道部其实已经

不是第一次说了。去年，铁道部出台的

防范倒票“七不准”中，就曾明确要求，

“凡是参与倒票的职工一律解除劳动

合同”。但遗憾的是，一年过去了，这样

的“狠话”似乎并没有多少被严格兑现

的迹象。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无非基于两

种可能，一是，铁路职工确实并没有参

与任何倒票行为；二是，铁路职工虽然

参与了倒票， 但铁路部门根本就没有

查到， 或者即使查到了也没有动真格

进行处理。

前一种可能，显然并不靠谱，也与

广大铁路乘客的实际体验严重不符。

在许多春运热点地区的火车站， 即使

你提前十天排队、 排在售票窗口的前

排，也常常会被告知“票已卖完”；而与

此同时，黄牛手中却并不乏车票。黄牛

们能够如此神通广大， 难道都是基于

自己的辛苦排队？

而第二种可能一旦属实， 也就意

味着，所谓“倒票一律解雇”，在很大程

度上只是一个“光说不练” 的宣传策

略。 当然，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出现

这种“光说不练”的现实，也不难理解。

一方面，由铁路部门查处职工倒票，其

实就是“自己查自己”，因此，“一律解

雇”便很难做到；另一方面，所谓“铁路

职工倒票”，往往也并不是普通职工能

做到的， 而更依赖于那些实际掌握着

票源和车票分配权的上层领导。

可是“理解”这种“光说不练”的现

实，并不等于它就是合理的，更不等于

我们应该认同这种现实。 年年春运一

票难求、黄牛倒票肆行，年年承诺“倒

票一律解雇”却又“干打雷不下雨”，这

显然不只是一个是否说话算话的诚信

问题， 更是一个是否真正关心民生的

行政品质问题。风雪交加的春运中，一

面是冒着严寒连夜苦等排队的旅客，

一面是高价倒票贩卖的黄牛， 如此反

差鲜明的对比，让人情何以堪？

·议论风生·

警车为民工返乡开道

是“公器公用”的回归

“倒票一律解雇”不能光说不练

□舒静

22 日， 200 多辆货车在三

峡坝区北岸码头排队候船， 绵延

千米。 这些货车完全可以走一条

更快捷的路———刚刚建好的三峡

翻坝高速公路， 但司机们宁愿多

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高速

公路收费高， 平均每辆车要多支

付 500元”。

（1月 23日《京华时报》）

高速公路已成为不可回避的

出行选择，而不合理的收费，却生

生“卡”住了本应飞驰的车轮。 备

受诟病的高速路收费模式已经走

到十字路口，亟须回视、反思，确

定下一步的方向。

政府还贷公路在收费年限届

满或已还清贷款后， 必须停止收

费，对此我国公路法有明确规定。

而在现实中， 相当多还贷公路通

过转让收费权等方式“摇身一

变”，成为“经营性公路”，由此拥

有了“收 1 0 0 年费也行”的肆无忌

惮。

此外， 高速路收费还存在种

种问题：违规增设收费站；收费标

准、方式不合理；贷款、还贷、收费

账目和去向等信息不公开， 造成

“腐败温床”； 路政管理和收费部

门人员冗杂，等等。

重重乱象的背后， 是法规的

模糊和纵容、 机制的缺失和不规

范， 更是发展方向的迷失———如

果高速公路和铁路一味向着“更

快、更长、更密”的方向飞奔，向着

修路“致富”的思路运营，让更多

人“交不起费”、“买不起票”，也就

失去了发展的最终意义。

高速公路收费

已走到十字路口

·浮世绘·


